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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福楼拜的人格心理在小说 

《包法利夫人》中的体现 

□兰守亭  张学娇  [南通大学  南通  226019] 
 

[摘  要]  运用人格模型理论对福楼拜的人格心理进行系统分析，得出：福楼拜在神经质方面

主要表现为烦躁、忧郁；在经验开放性方面主要表现为富于想像；在外倾性方面主要表现为悲观厌

世、孤独、生活单调。他这些方面的人格心理，在小说《包法利夫人》中都得到了一定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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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楼拜在文坛上以“客观而无动于衷”的创作

理论和精雕细琢的艺术风格独树一帜。这样一个人，

他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心理？他的人格心理在他那

本轰动世界的《包法利夫人》中又是如何体现的？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格模型理论成形，

人格心理学家找到了人格的基本维度。本文借用人格

模型理论对福楼拜的人格心理进行了挖掘和探讨，进

而论证了他的这些人格心理在其小说中的体现。 

一 

根据人格模型理论，福楼拜在神经质方面有烦

躁、忧郁的表现。 

福楼拜是烦躁的，他曾这样描写自己的性情：

“顶小的声响，重复于我的心境，变成持久的回声，

好半天才死去。我越向前，这种变态也越发展。”[1]

这里说明他内心很烦躁，而且神经极为敏感。在写

给高莱女士的信中，他解释道：“我是既弱且脆，不

强壮，也不清心寡欲；一点点动静都骚扰我。”他这

样形容自己：“一种小情妇的神经质的激怒。”[1]他

经常显得烦躁不安，也许只是因为一点点小事，因

此，他很清楚自己的神经质倾向。 

同时，他又是忧郁的，1846年8月，他写信给高

莱女士，分析这种心情道：“……在我灵魂的深处，

就藏有我从小呼吸的北方的沉雾；我生而具有野蛮

民族的忧郁、迁徙的本能，而且从心底厌憎人生。”

他外甥女在其回忆录里写道：“父亲是香槟人，母亲

是诺曼底人，居斯塔夫·福楼拜呈有这两种民族的

个别的征记，特别在他的性情上，一时非常的有说

有笑，一时困于北方人的广泛的忧郁。”[1]他的忧郁

仿佛是与生俱来的，也有人说是遗传的，不管怎样，

他终生都无法摆脱忧郁。 

福楼拜向别人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自己！”[2]

因此，福楼拜的烦躁和忧郁在《包法利夫人》中也

有明显的体现，这一点首先表现在爱玛的身上，她

具有与福楼拜相似的烦躁和忧郁。 

从侯爵的舞会上回来以后，她由以前的无聊变

为了忧郁、愁闷。“星期日，晚祷钟声响了，她多愁

闷！她呆呆瞪瞪，细听钟声一下一下在响。日光黯

淡，猫在屋顶耸起了背，慢条斯理地走动。风在大

路上扬起一阵一阵尘土。有时候，远远传来一声犬

吠；单调的钟声，按着均匀的拍子，响个不停，在

田野里消散了。”这里显示出不仅人是忧郁的，就连

周围的事物、环境也是沉闷、抑郁的。 

过了一段时间，爱玛的状况成了这样：“爱玛越

来越乖戾任性。她要了几样菜。菜来了，动也不动；

今天光喝新鲜牛奶，明天就来几杯淡茶。她常常赌

气不出门，随后又嫌气闷，打开窗户，穿一件薄薄

的袍子。万一恶声恶气申斥了女佣人，事后她不是

送她礼物，就是打发她到邻居家散心去。同样，她

有时把口袋的银币统统给了穷人，一个子儿不剩。

虽然她并不心软，也不那么容易被人感动，正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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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农村出身的人，灵魂之中，一直保留着父亲手

上的膙子一样。”她不仅仅忧郁了，而且异常烦躁：

“有些天，她像发高烧，说胡话一样，絮叨不完；

兴奋过了，紧接着又像失去知觉一样，不言不动。

她要自己振奋起来，便拿起一瓶科伦香水，朝胳膊

上洒。” 

爱上赖昂，却没有勇气向他暗示，没有勇气接

受他的爱，于是把爱深埋在心底，爱玛变得更加压

抑、苦闷：“但是她内心充满欲念、忿怒和怨恨。衣

褶平平整整，里头包藏着一颗骚乱的心；嘴唇娴静，

并不讲出内心的苦恼。”当然，她的抑郁、愁苦，不

仅仅是因为情感的缺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经济的窘迫。“于是肉体的需要、银钱的欠缺和

热情的悒郁，揉成一团痛苦；——她不但不设法摆

脱，反而越陷越深，到处寻找机会加深她的痛苦。

一盘菜做坏了，或者一扇门没有关严，她就有气；

想起自己没有丝绒衣衫，幸福插翅飞过，想望太高，

居室太窄，她就难过。” 

爱玛很清楚自己的状况，正如福楼拜对自己的

清晰认识一般。所以，当她难过流泪女佣上来问候

时，她总是回答是神经性的毛病，是查理那样的医

生没法医治的。 

她的一些行为也说明了她的烦躁：“赶上怄气，

别人不过三言两语，她就失了分寸。有一天，她和

丈夫打赌，说她可以喝大半瓶烧酒，查理一时糊涂，

说他不信，她便一口气喝光。”心情平和的人是不会

做出这种举动的。包法利夫人如同一面镜子，清晰

地折射出福楼拜在这方面的人格心理。 

二 

从人格模型理论来说，福楼拜在经验开放性方

面表现为富于想像，甚至过分想像。 

福楼拜是一个喜欢幻想的人，他在《十一月》

里写到：“我心里炙烤着种种欲望，我热烈地企盼着

一种狂妄的骚乱的存在，我梦想热情……”[3]在另

一段中，他继续道：“我一直走进我的思想，我把它

面面翻转到，我走向它的内部，我回来，我又开始；

渐渐这成为想像的无羁的跑道：一种超乎现实的神

异的奋越，我给自己编出种种的奇遇，我给自己排

除种种的故事，我给自己盖起种种的宫廷，我住在

里面也就和一位皇帝一样，我挖掘所有的金刚石矿，

于是一桶一桶，我把它们抛散在我要走过的路上。”
[1]他这样形容自己的想像，可见当时他幻想起来是

多么疯狂！ 

在他的想像里面，他画出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异

域，好像怀念他久别的故乡，一石一木全都变成了

他理想的归宿。他借着这个逃避现实的压轧：“可怜

的东方，我怎样地想它！我有一个不断的永久旅行

的欲望。可怕的寒冷更加深了这种欲望。我愿意点

着蜡烛过日子，或者最好点着中国灯，在一个三十度

温暖的房子，脚下是画的花畦般的地毯……然而在现

时之下，躲到那里去，如若不是自己的梦想？”[1]

想像带给了他温暖，带他去了他一直很想去却最终

没有能去的中国。想像给了他一种精神上的满足。 

可是福楼拜同时也知道这种幻想的弊端，1839

年4月，他写信给余法里耶道：“我们无始终地呻吟，

我们给自己造出种种想像的痛苦（咳，最坏莫过于

此）；我们给自己在路上种下荆棘，如此一天一天地

过去，真实的痛苦到了，于是我们不得不死，可怜

是我们的灵魂里面，一丝纯洁的阳光，一天平静的

时光，一片朵云不生的天空也得不到。”[1]因此，在

塑造爱玛这一形象时，福楼拜赋予了爱玛这种特质，

也用她的悲惨下场来阐释这种幻想的弊病。 

在少女时代，爱玛的父亲就把她送到修道院里，

可她无法清楚地认识自己的身份，不久就开始了不

切实际的幻想，“她巴不得自己也住在一所古老的

庄园，如同那些腰身细长的女庄主一样，整天在三

叶形穹隆底下，胳膊肘支着石头，手托住下巴，遥

望一位白羽骑士，胯下一匹黑马，从田野远处疾驰

而来。”很明显，她在渴望爱情，这种想像给她带来

了一时的心理满足，也为她以后的悲剧埋下了祸根。 

结婚以后，查理的平庸，生活的平淡，使她把

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想像上，然而，她并没有明确的

目标，依然沉溺于小说中，局限在那些爱情故事里。

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参加了侯爵府举行的舞会，在

舞会上，种种奢侈、豪华的景象激起了她的虚荣心，

甚至偷情的行为她也羡慕起来。这次让她开了眼界，

她终于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了，可是回到闭

塞的道特，所有想要的都遥不可及，她只有借助幻

想满足自己。于是每天下午，他们家的客厅里就会

出现一个乐师，当他开始演奏的时候，“华尔兹舞跟

着开始了：风琴上面，有一个小小客厅，里头是手

指般高的舞俑和裹着玫瑰红包头巾的妇女及穿着短

裤的绅士，在扶手椅、大沙发和茶几之间，转来转

去，一道道金纸连接的镜片，映出他们的舞姿。”这

些舞会的景象，都是她在侯爵的舞会上亲眼看到的，

现在在她的意念里，她就是舞会的女主人。接着她



 文学与文化探索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9年（第11卷）  第2期         
Journal of UESTC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Apr.2009,Vol.11,No.2 

73. 

想要的是各种各样的音乐，于是：“一个叶形铜钩吊

起一幅玫瑰红缎幕，匣子里头传出呜哝呜哝的音乐，

一时悲伤、徐缓，一时喜悦、急促，全是别处舞台

上演奏的曲调、客厅歌唱的曲调、夜晚烛光下伴舞

的曲调。”这些音乐不仅仅只是音乐，还是社会的回

声，它代表的是一个上流社会。这样的音乐让爱玛

的思想“随着音符跳跃，飘忽不定，一个梦去，一

个梦来，旧忧未消，新忧又起，好像印度舞姬，在

地毯的花卉上舞来舞去一样。” 

即使已经有了她所认为的爱情，她还是没有办

法放弃幻想。和罗道尔弗在一起后，她更无法忍受

丈夫的平庸和婚姻的平淡，于是提出私奔，在得到

罗道尔弗勉强的同意后，她很快就开始了对未来的

幻想： 

“她乘了驿车，四匹马放开蹄子，驰往新国度，

已经有一星期了；他们到了那边，不再回来。他们

走呀走的，胳膊挽在一起，不言不语。他们站在山

头，常常意想不到，望见一座壮丽的大城，有圆顶，

有桥，有船，有柠檬林和白大理石教堂，教堂的尖

钟楼有鹳巢。”“不过她给自己设想的未来，浩瀚渺

茫，绝少明确的形象出现：每天全都相仿，绚烂一

片，好像波浪一样，起伏动荡，与天际相连，和谐、

蔚蓝、充满阳光。” 

私奔的旅行还没有开始，她的想像就把未来的

情形描绘得那样仔细和那样逼真，遇到的不仅有壮

丽的大城，美丽的树林、教堂，热情的人们，还有

海边的渔村，生活给她的感觉既像绸缎衣服一样方

便、宽裕，又像温馨的星夜一样暖和、皎洁。不过，

福楼拜也说，她给自己设想的未来每天全都相仿，

说明幻想也是很单调的，终究是幻想，不能代替现实。 

爱玛和赖昂通奸久了，彼此都已经厌倦，可是

她还是给他写情书，因为“她在写信中间，见到的

恍惚是另外一个男子，一个她最热烈的回忆、最美

好的读物和最殷切的愿望所形成的幻影。他最后变

得十分真实、靠近，但是她自己目夺神移，描写不

出他的确切形象：他仿佛一尊天神，众相纷纷，隐

去真身。他住在天蓝色的国度，月明花香，丝梯悬

在阳台上，摆来摆去。她觉得他近在咫尺，凌空下

来，一个热吻就会把她活活带走，紧跟着她又跌到

地面，身心交瘁；因为这些爱情的遐想，比起荒淫

无度，还要使她疲倦。”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个

事实：爱玛的爱情是她幻想出来的，她爱的人，她

所感受到的爱全都是她想像出来的。这种想像出来

的爱情，给了她短暂的欢乐，同时，她也为此付出

了巨大的代价——失去生命。 

然而，就是在最后，她所有的幻想都已经破灭，

面临倾家荡产的时候，她还是没有停止幻想。这时，

她的幻境中出现了一个人——子爵，他坐在小马车

里，仿佛回光一照，又消失了。“她又难过，又伤心，

靠住一堵墙，免得跌倒。她再一想，她看错了。再

说，她什么都不清楚。外界的一切，连同她自己统

统把她抛弃了。”她是如此嗜爱幻想，就算失掉生命

也甘之如饴。可以说幻想对于她就像毒品，染上了

就很难戒掉。 

三 

根据人格模型理论，福楼拜在外倾性方面表现

为悲观厌世和孤独，以及生活的极度单调。他写道：

“我十岁时上学，不久就染上了一种对全人类的憎

恶。”[4]从年轻时起，他就一直悲观厌世。那时浪漫

主义正处于高峰时期，悲观厌世是时代的风尚。虽

然他有温暖的家，有热爱他的家人朋友，可他还是

觉得人生是难以忍受的，人类是可憎恶的。他孩提

时代的作品充斥着悲观主义的情调。也许悲观厌世

是他的秉性，这可能与他体质异常有关。他患有一

种神秘而奇怪的脑系统疾病，他的作为医生并且颇

有名气的父兄，对此都束手无策。一直到23岁，这

种病依然折磨着福楼拜。他的父亲在绝望之际为他

挖好了坟穴，只是他并没有过早地死去。但是，这

种由疾病带来的肉体与精神的痛苦，引发了他对人

和人生的独特的体验。他说：“然而我自己，因为脑

系病，却得到了不少经验。”[1]这种经验就是对肉身

的人的虚无与痛苦的体悟，对生命意义的怀疑：“虚

无如何侵入而占有我们！才一落地，腐烂就上了你

的身体；结局人生不过是它与我们的一场永战，而

且越来越占优势，直到临了死亡。”[1]  

另外一点促使福楼拜去体悟生命之虚无与痛苦

的是他儿时亲眼目睹的那一幕幕有关病人的痛苦与

死亡的惨景。他家的隔壁是医院的解剖室，那里面

的情景深深地印入了他的记忆。他在回忆中说：“市

立医院的解剖学教室正对着我们的花院。有多少次

同我妹妹，爬上花架，悬在葡萄当中，好奇地望着

罗列的尸身！太阳射在上面，同一的苍蝇，翱翔在

花上，在我们的头上，落到那边，飞回来，又嗡嗡

地响着！”[1]这一幅幅人生凄惨可怕的图画吞噬着福

楼拜稚嫩的心灵，使他的心罩上了浓重的灰暗与忧

愁，从而形成了他悲观、虚无与厌世的人生观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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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观。因此，福楼拜“所看到的往往是事物相反的

一面，看到孩童，脑中立刻浮现老人；看到摇篮便

想到墓场；面对大夫不由得联想到他的骸骨；看到

幸福，则引发我的悲思；看到悲伤的事情，则产生

事不关己的心情。”[1]可以看出，他不仅看到事物相

反的一面，而且这一面是灰暗、悲伤的。 

在小说中他的悲观厌世思想我们可以从他对各

种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人物命运的安排上看出来。在

《包法利夫人》这一部小说中，共有300多页，我们

遇到许许多多人物，除了一个次要人物拉里维尔医

生外，没有一个人可以算作好人。他们要么平庸、

渺小、卑微，要么愚蠢、卑鄙，甚至下流。 

福楼拜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渗入的是他对世界

的一种无法避免的厌恶情绪，他曾经说，他甚至是

带着一种近乎作呕的感觉完成这部小说的创作，这

深深地反映了福楼拜的悲观厌世的情绪。 

根据以上的人物形象分析，我们来看作者是如

何安排人物命运的。首先是风流多情、生活放荡、

奢侈，但并无害人之心的爱玛，最终被高利贷商人

勒乐逼迫服毒自杀。她的丈夫查理过于宽厚，对她

一往情深却被她认为庸俗不堪，在她死后，被周围

人遗弃，抑郁而终。他们的孩子小白尔特，因双亲

相继去世，祖母和外祖父都无力抚养她，于是被远

房姨母收养，不久就被送进一家纱厂。 

而足智多谋，用心险恶的郝麦先生，继续在永

镇行医开店，“他的主顾多得不得了。官方宽容他，

舆论保护他。他新近得到十字勋章。”高利贷商人勒

乐，千方百计诱使爱玛买东西，卖地契，贷高利贷，

使她倾家荡产，服毒自杀后，依然顺顺当当，平平

静静地做自己的生意。 

作者让善良、忠厚、无害于世人的人死去或遭

受悲惨的命运，而让那些居心叵测、不择手段的阴

谋家一再得逞，飞黄腾达。说明作者对社会的黑暗

痛心不已和无能为力而充满了悲观、失望。 

福楼拜是孤独的，过着单调的生活。他在1875

年这样写道：“我的人生再没有别的指望，除了在一

张张纸上涂鸦，我觉得自己在穿越一份没有尽头的

孤独，却不知道要往何处去，我既是沙漠，同时也

是旅人和骆驼。”[5]  

他的孤独、单调的生活在爱玛身上有着深深的

烙印。 

爱玛单调的生活表现在生活环境的单调、周围

人的平庸和毫无波澜的日子上。爱玛生活的环境是

一个懒惰的村镇，人们即使有了新的出路，也什么

都不做，只死守着牧场。她周围的人，尤其是查理，

是极其平庸、乏味的，谈吐就像人行道一样，见解

庸俗，甚至连感情流露，吻抱她，也是有一定程序

的。她的日子总是一模一样，数也数不清，别人的

生活起码有可能碰到意外，而她什么事也碰不到。 

爱玛是孤独的，从始至终她都是一个人，查理

爱她却不懂她的心；罗道尔弗知道她想要什么却玩

弄她；赖昂胆小怯懦，为了自己的前途抛弃她；婆

婆看不惯她；太太们说她伤风败俗。没有人理解她

的心，她的感受无论她多么坏，多么不可饶恕，她

始终只有自己一个人，尤其是在被追债的时候，没

有一个人帮她。那些银行家不仅拒绝帮她，还嘲笑

她；赖昂知道后躲得远远的；罗道尔弗刚见到她，

以为她还爱他，就对她甜言蜜语，海誓山盟，然而

知道她来借钱，就冷言冷语，拒绝提供帮助。有一

个人愿意稍微帮她一下，那就是公证人，不过他的

帮助是有条件的——要爱玛成为他的情妇。难怪福

楼拜说：“我的可怜的包法利夫人，不用说，就在如

今，同时在法兰西二十个村落受罪、哭泣。”[6]  

俗话说“文如其人”。在福楼拜的小说中，几乎

随处可见作家人格心理的烙印。福楼拜在人格心理

上具有烦躁、忧郁、富于想像、悲观厌世、孤独等

特征，这些性格特征对于他的创作有很大影响，它

们在小说《包法利夫人》中也都有一定的体现，比

如爱玛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福楼拜自身人格心理在

小说人物身上的一种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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